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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陈培仲

京剧尿剧 流派断想

音剧流派是京剧走向成熟和繁荣的重要标志，是京
月、剧艺术的共性和艺术家本人的艺术个性相结合

的产物，是流派创始人和传承人积淀下来的宝贵文化

遗产。是京剧艺术宝库中的重要财富。保护、传承和发

展京剧流派，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中国戏曲学院继中国京剧优秀青年演员研究生班之

后．于2010年4月又开办了中国京剧流派研习班，这

是根据现实需要和长远目标而采取的又一战略措施，

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关注。流派传承问题，又一次

成为业界的热门话题。

如果从谭鑫培创立的谭派算起。京剧流派已有上

百年历史。在众多的流派中，有的影响大，有的影响小，

相互间发展并不平衡，有兴有衰，有起有落。以老生行

当的流派而论，继谭派之后，又出现了四位代表性的人

物。即余叔岩、马连良、高庆奎、言菊朋，并称“四大须

生”，他们都各自创立了流派。其中除马连良外，其余三

位于20世纪30年代末逐渐脱离舞台，以后的四大须

生则为马连良、谭富英、杨宝森、奚啸伯。马连良始终名

列其中。同时戏曲界又广泛流传“南麒北马关外唐”之

说，即南方的麒麟童(周信芳)、北方的马连良、东北的

唐韵笙，均为老生中出类拔萃的人物。由此，不难看出，

马连良和马派艺术成就之高、名声之大、影响之广。范

钧宏先生曾在《马连良先生八个“最”》一文中，概括了

马先生的成就和特点：第一，成名早，享名时间最长；第

二，观众面最广；第三，演出和创作的剧目最多；第四，

灌的唱片最多；第五，最讲究服装、扮相；第六，最善于

发挥传统戏曲音乐的优势；第七，最重视整体性；第八，

最重视形式美。‘时于这八个“最”，范先生均提出了大
量事实作为依据．很有说服力。而不是无原则的溢美之

辞。当然，由于范先生曾私淑马派，其中难免有马派迷

的偏爱之情，但大体上是客观公允的。

而如今马派艺术的状况却令人担忧：一是马派剧目

演出大大减少，不仅许多马派剧目已绝响舞台，而且像

《四进士》《清风亭》《淮河营》《借东风》等也难得一见。

二是马派艺术传人不多，马先生的亲传弟子，如张克

让、马长礼、张学津、冯志孝、安云武等已基本上退出舞

台，很少露演；再传弟子如朱宝光、朱强、高彤、穆宇等

屈指可数。在历届“青京赛”、“青研班”的老生中，宗杨、

宗余、宗奚者比重较多，宗马者少。三是戏曲院校中马

派教师奇缺，甚至没有，这直接影响马派传人的遴选和

培养。

马派艺术之所以在今天显得冷落，其原因固然很

多，如受大环境影响，戏曲普遍呈现不景气状况。但面

对同样的环境，为何杨派、奚派乃至言派呈兴旺之势，

其规模和影响，大大超过其创始之初，而长期在观众中

有巨大影响的马派，反而呈式微之势呢?其中显然还有

深层的原因值得探讨。我认为从主观方面讲，至少有以

下几点：

首先，马派艺术全面、精深，自成体系，难学难演。

马连良是罕见的全能的老生演员，唱、念、做、舞、打样

样皆精，安工老生、衰派老生、武老生应工的戏，无～不

能，戏路十分宽广。他8岁入喜连成科班学戏，受到名

师叶春善、萧长华、蔡荣贵、茹莱卿、郭春山等人的亲

授，在文、武两方面都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在坐科期间。

已颇有名气，被称为神童。27岁时即挑班演出，正式挂

头牌，但并不自满，仍虚心向王瑶卿、王长林、钱金福等

前辈求教。在30岁已大红大紫，还专程赴天津拜名宿

孙菊仙为师，难能可贵，传为美谈。他转益多师，在广泛

学习谭鑫培、孙菊仙、贾洪林、刘景然等人的基础上，结

合自身的天赋条件，融会贯通，经过艰苦的探索和不断

的实践，逐渐形成鲜明的艺术风格。他的嗓音柔润甜

净，唱腔俏丽流畅、舒展明爽．念白掺入京音，富于生活

气息。做工飘逸潇洒、讲究传神。他认为要把人物演好、

演活，必须通过“会、通、精、化”四步程序，并用“美”来

一以贯之。因此，马连良演起戏来举重若轻，挥洒自如，

其实是他深厚功夫的表现。他有满身真本领、真功夫，

才能化重为轻，随心所欲而不逾矩。

可见，学习马派对演员要求相当严格，甚至苛刻，

唱、念、做、打四功必须面面俱到，缺一不可。相对而言。

有的流派有所偏重，或重唱，或重做派，并非全面，后学

者只要能在唱工或做派上狠下功夫，也可以偏锋取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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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是马派难学难演的重要原因。如果没有全面深厚

的功夫，仅从外表上模仿，只能学点皮毛；如果再加夸

张，哗众取宠，那更是在糟贱马派艺术。

其次，马连良先生非常重视舞台演出的完整性，重

视整体美。他对编、导、音、舞美各部门同样面面俱到，

务使舞台成为“一棵菜”，前台、后台、演员、乐队成为统

一的整体。他对任何影响演出整体美的细节从不放过，

例如他要求演员上场必须做到“三白”一护领白、小袖
白、靴底白。让人一看即醒目提神。他对合作者的挑选

也十分严格。绝不会凑合。他挑班的“扶风社”，演员阵

容相当硬整，正如他所说：“一出戏好比一座厅堂、四梁

四柱，必须结实整齐，略有倾圯，就会走样。”翁偶虹先

生曾说：“他的‘扶风社’，旦角虽然迭易过王幼卿、陈丽

芳、张君秋、李玉茹等；花脸迭易过侯喜瑞、马连昆、刘

连荣、袁世海等；小生迭易过茹富兰、叶盛兰等；丑角迭

易过萧长华、马富禄等，而‘扶风社’的‘华丽大夏’始终

保持着结实整齐的‘四梁四柱”’。唿O世纪50年代，他

所在的北京京剧团，荟萃了马连良、谭富英、裘盛戎、张

君秋、赵燕侠等大腕名家，互相配戏，红花绿叶，相映生

辉。试看今日之院团，哪个能够企及?有的连行当都不

齐全，更谈不到硬整，即使主演再好，也是光杆牡丹，难

以再现马派艺术整体美的风貌。

再者。马连良先生从孩提时代坐科起，直到65岁

之时被迫离开舞台(一年之后即含冤病逝)，一生从未

离开舞台实践，他创排和演出了数以百计的剧目，即使

是晚年还首演了《赤壁之战》《赵氏孤儿》《青霞丹雪》

《官渡之战》《海瑞罢官》等新编古装戏，并在《杜鹃山》

《南方来信》《年年有余》等现代戏中担任重要角色，紧

跟时代．堪称求索不懈、精进不止。“衣带渐宽终不悔，

为伊消得人憔悴”，马连良为了心中的艺术，费尽了毕

生的心血。有人说“他对舞台上的上场门和下场门比自

己的家门还熟悉”，而今的马派传人，会的戏已经比马

先生少了许多，演出的机会也少得可怜，又怎么能高水

平的传承马派艺术呢?

相对而言．旦行中的程(砚秋)派艺术的传承情况

较为让人欣慰。不仅传人众多，如得到程先生本人亲传

的第二代传人中，李世济、江新蓉、李蔷华等人宝刀不

老，仍在传道授业；第三代传人吕东明、张曼玲、李文

敏、钟荣、陈吟秋、张志云、陈琪、孙爱珍、刘秀杰等仍在

为传播程派艺术尽心尽力；第三、第四代传人迟小秋、

李海燕、张火丁、刘桂娟、李佩红、赵冬红、范金秋、李海

青、张巨萍、鲁彤、王晓燕、张丽丽、郭伟、杨磊(男)、江

汁、吕洋、王冠、赵欢、隋晓庆、蒲雪晴、周婧、李丽、张

茜、张自⋯⋯不断涌现，成为京剧舞台的一道靓丽风

景。李文敏、陈琪等专教程派的教授，在培育新人上花

费了大量心血，功不可没。这几代程派传人，不仅演出

了不少程派经典剧目，而且创排了一批程派新戏，如李

世济主演的《陈三两爬堂》《武则天轶事》，张曼玲主演

的《大明魂》《甘棠夫人：》，李海燕主演的《自娘子出塔》

《宝马圆情》《杜十娘》，迟小秋主演的《胡茄》《梁山伯与

祝英台》《法官妈妈》，张火丁主演的《秋江》《白蛇传》

《绝路问苍天》《江姐》《梁山伯与祝英台》，李佩红主演

的《穆桂英挂帅》等，均在弘扬和发展程派艺术上作了

不同的探索，难能可贵。但即使如此，从总体上看，如今

的程派传人能演出程派戏还不够多，常见的不过《锁麟

囊》《春闺梦》《荒山泪》《青霜剑》《六月雪》《碧玉簪》《英

台抗婚》《文姬归汉》等十来出，而程先生本身创演的本

门戏约30出，演出过的大小传统戏近百出，其中包括

了不少对武工要求很高的花衫、刀马旦乃至武旦戏。而

如今的程派传人，除个别人外，大都有文少武，或重文

轻武。因此如何全面而完整地传承程派艺术。仍然是需

要研究的课题。

无论是传承较好的流派(如程派)．还是传承薄弱

的流派(如马派)，总体上看要达到流派创始人的艺术

水准，实现高水平的传承，都还要作艰苦的、甚至是长

期的努力，还要补大量的功课。因为如今戏曲院校的学

生，专业学习时间少，学的戏少，演出实践少。中国人民

大学国学研究中心负责入、京剧演员孙萍说：“据我所

知。目前戏曲院校表演专业从中专到研究生毕业的总

课时量只和‘文革’前中专的总课时量相等。”‘堪础就
不扎实、深厚，想要盖起艺术大厦，只能是自欺欺人。因

此。借鉴过去科班培养人才的优良传统和办学模式．改

革现行的戏曲教育体制，抓好中专教育，使学生从小打

下牢固的基础。而不是一味追求高学历，扩大办学规

模，眼睛只盯着大学生、研究生，而无视最基础的实实

在在的育苗工程．是亟待解决的关于戏曲教育的百年

大计。

如今的剧团体制和创作机制．很不利于演员发挥

自己的创作才能，形成自己的艺术个性和风格。有领导

选戏，有导演排戏，有作曲创腔，一切安排好了，演员基

本上没有什么主动权，慢慢地也就削弱了自己的艺术

创造能力。例如唱腔，过去大多是流派创始人及其琴师

亲自设计，以充分发挥其特长和优势；如今基本上由作

曲包揽一切，演员有了依赖，也不再费心思去琢磨锤

炼。如今创作的新剧目，即使是优秀剧目、精品剧目，也

很难有一两段唱腔流行。这不能不说是很大的缺陷和

遗憾。如不改革教育模式，转换创作机制，不用说创立

新的流派，就是高水平传承原有的流派，也相当困难，

至少会大打折扣。

现在举办的流派研习班要求每位学员首先要选择

本流派的10出最具代表性的剧目、50段经典唱段，在

课前学习研究音像和文字资料。再到课堂上由指导老

师精雕细刻。并由所在院团组织排练演出，最后由专家

验收。在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内完成上述任务，已颇不容

易。这是带有抢救性的措施，非常必要。但如果要全面

地、完整地继承各种流派，特别是继承流派创始人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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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思想、艺术观念和创新精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流派的形成，对于反映无限广阔、复杂的历史和现

实生活，对于充分发挥艺术家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

对于满足群众多样化的审美需求，对于丰富和发展京

剧的表演艺术、提高其表现能力，对于推动整个京剧艺

术向前发展，都起了巨大的作用，自有不可磨灭的历史

功绩，必须充分肯定。但流派又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

使你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去攀登新的艺术高峰。更好地

彰显自我；它也可以使你跟在前人的背后亦步亦趋，泯

灭个性，丧失自我。针对当前流派艺术大量流失、甚至

后继无人的实际状况，强调以挖掘、保护继承为主，尽

可能保持原汤原汁原味的演出，以实现高水平的继承，

自然是很必要的。因为要模仿得“像”，得到观众的认

可，也绝非易事，不下十年八年的功夫，恐难以办到。但

即使达到或接近流派创始人的水平。也是“克隆”前辈

的艺术，最多成为以假乱真的赝品，难以展示艺术创造

的生命和活力，也难以体现演员自身独特的艺术个性

和风格。因此，有的艺术家，并不标举自己属于何种流

派，但并不妨碍他的成为杰出的大9币级的人物，如李少

春、袁世海、关肃霜、厉慧良等人生前均未称派，但谁能

忽视他们对京剧的贡献?如今有人私下或公开称之为

某派，这是实至名归、水到渠成。新中国培养的京剧演

员中，这样的例子也不少，如李维康、陈霖苍、朱世慧

等，都是各行当中的佼佼者，都在舞台上塑造了不少鲜

明的人物形象，而且都是能古能今的高手。如李维康在

《李清照》中饰演的李清照，在《宝莲灯》中饰演的王桂

英，在《李凤姐》中饰演的李凤姐，在《平原作战》中饰演

的小英，在《蝶恋花》中饰演的李开慧，在《恩仇恋》中饰

演的凤妹子；陈霖苍在《夏王悲歌》中饰演的西夏王，在

《原野》中饰演的仇虎，在《南天柱》中饰演的陈毅，在

《骆驼祥子》中饰演的祥子；朱世慧在《徐九经升官记》

中饰演的徐九经，在《膏药章》中饰演的膏药章，在《法

门众生相》中饰演的贾桂，在《药王庙传奇》中饰演的高

小明⋯⋯都给观众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他们在唱腔、表

演、身段乃至绝活上，均有独特的创造，为京剧增添了

光彩和财富。试想，如果他们专攻某派，成为某派传人，

势必会受到各种有形无形的约束，难以充分发挥自身

的创造能力，未必会取得今天令人瞩目的成就。

这里我想举出一个不归派而成为京剧大家的特

例一沈福存。沈先生于1948年13岁时入著名的“厉家
班”学戏。他本人钟爱旦角艺术，本想学旦角，但他人科

第二年，全国已经解放，当时除早已成名的“四大名旦”

以及于连泉、张君秋、黄桂秋等少数男旦仍活跃于舞台

之外。已不再培养和提倡男旦。沈先生只好学小生、老

生，跑跑龙套，或者扮演群众角色。但他并不灰心，私下

里通过唱片、剧照、影片等有限资料。通过大量观摩或

私下请教，广泛寻师访友，以水滴石穿的精神和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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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十年如一日，刻苦自学、钻研，反复琢磨、实践，乐此

不疲地沉醉在心目中的艺术世界，诚如他自己所说：

“这辈子，我没什么爱好，就一件，唱戏。粗略说来是唱

了65年戏，精确地算一算，共有23725天，假定每天

12个小时是白天，而每个白天我有10个小时的时间干

着与戏沾边的事，那么我这一辈子应该有237250个小

时在做戏——背词、吊嗓、练功、排演、登台、思考与总

结。”@正是凭着这种执著追求和锲而不舍的努力，他经

受各种挫折，闯过道道难关，跨越行当和流派，使戏路

越走越宽。这从他常演的剧目中可见一斑。他擅演梅派

的《凤还巢》《生死恨》《王宝钏》，程派的《锁麟囊》《六月

雪》，尚派的《御碑亭》，苟派的《红娘》，张派的《春秋配》

《望江亭》《状元媒》，同时擅演小生，如《叫关》中的罗

成，《白蛇传》中的许仙，《情探》中的王魁等，“文革”时

期，封杀男旦，沈先生早年学过老生，又成功地在《智取

威虎山》中扮演少剑波，在《红灯记》中扮演李玉和，在

《龙江颂》中扮演阿坚伯，还在《闯王旗》中扮演李自成，

均达到很高水准，深受观众欢迎。“文革”之后。他专攻

旦角，由博返约，精心锤炼，将《玉堂春》《凤还巢》《王宝

钏》《春秋配·检柴》精雕细刻，熔铸鲜明的艺术个性，成

为自己的代表作，人称“三出半”。

沈福存的天赋条件极佳，艺术悟性又很高。是天生

的好“角儿”。他的扮相俊秀，气度大方，台风庄重；嗓音

高低自如，明亮如水；念白清晰爽朗，富于韵味；做派细

腻传神，善于捕捉人物细微的内心活动。以鲜明的动

作、准确的节奏，生动地展示在舞台上，绘声绘色、神情

毕肖地塑造出一个个人物形象。他学梅、学张，但又不

拘泥某一流派，而是广采博收，将梅派的中正平和、程

派的婉转幽咽、尚派的刚健稳重、苟派的柔和妩媚、张

派的华丽甜美、筱派的泼辣奔放兼收并蓄，为我所用。

结合自身的条件，融化为有机整体，创造出不少优美动

听的新腔，形成自己刚健柔美、俏丽清新的艺术风格，

独树一帜，自成一家。他还广泛地向川剧、话剧、电影等

姐妹艺术学习借鉴，例如吸收川剧注重生活气息、注重

幽默机趣的特长，吸收话剧、影视注重刻画人物心理的

手法，使自己的表演，更加富于现代感，更加贴近生活、

贴近观众。他在“三出半”代表作中，将玉堂春(苏三)、

王宝钏、程雪娥、姜秋莲等观众耳熟能详的人物，演得

别具风采，观众既熟悉又新鲜。倍感亲切。例如《玉堂

春》几乎是京剧旦角演员的必演剧目，“四大名旦”演来

各有千秋，要在这种经典剧目中演出自己的特色和风

格，必须有胆有识、有学有术。沈先生以极大的勇气和

自信，知难而进。他深谙观众心理，在大的套路上循规

蹈矩，不作改动，尊重观众早已形成的审美定式，而在

小节骨眼上，在细枝末节上，下足功夫，进行深化和丰

富。所谓“戏者，细也”，“细节决定成败”，用在沈先生的

演出上，十分恰当。他在遵循京剧程式规范的同时，用

生活去激活程式。使高度的程式技巧和浓郁的生活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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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结合得天衣无缝。例如在表现苏三在大堂之上欲言

又止的羞涩之情时，根据不同的特定情境，沈先生设计

出低头不语、双手掩面、搓扭辫梢、以袖遮面、背转身去

等各种不同的身段动作。形象化地将苏三此时此地的

内心世界纤毫毕露地呈现出来．让人仿佛感受到人物

内心的律动，真是把人物演活了，称得上是“活苏三”。

沈先生的表情和动作，完全是从观察、提炼生活中得

来，又比生活更美、更夸张，充满情趣，每每获得观众的

掌声。他演出的《玉堂春》，不仅美听，而且美视，为这出

唱工戏平添了情趣盎然的喜剧元素。产生了良好的剧

场效果。正如他在《艺语春秋》中所说：“生活是一切艺

术的源泉，京剧艺术同样需要生活的营养。戏者，细也。

演戏演的就是小地方，演对了，观众一下就有反应。因

此，我十分注重把丰富的生活现象融合在所塑造的人

物念白和动作中，做到了有血有肉、有声有色。我平时

最爱观察各种各样的人。小孩、女人、夫妻⋯⋯然后琢

磨他(她)们的动作、眼神，运用到戏中。巴山蜀地，民间

语言诙谐幽默。对事物的表达往往极为生动传神。把平

时生活中所发现好的语言和动作。化入所演的戏中．往

往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这平朴的语言中包含着深刻

的道理。是沈先生艺术和智慧的结晶，值得珍视。

沈福存一辈子扎根重庆，尽管在当地享有盛名，但

在全国范围内为人所知，还是在改革开放之后。1983年

他第一次进京演出，已年近半百，尽管已经错过了青春

年华的大好季节。但其舞台风采依然迷人．魅力四射。

见多识广的北京戏迷，面对这位“横空出世”的京剧大

家，惊喜异常，奔走相告，真是相见恨晚。随后沈先生在

全国巡演，包括应邀赴港演出，所到之处，反响强烈。沈

先生因天时不利(逢上不培养、不提倡男旦的年代)，地

利不佳(地处远离京剧中心的西南)，大半生被“埋没”，

这是他的不幸。但从另一方面看又是他的“幸运”，试

想，如果他学艺、生活在北京，过早他拜在某位名家门

下，专攻某门某派，恐怕最多增加一位出色的流派传

人，而失去自己的独特的光彩。他生活在远离京剧中心

的西南地区，又没有条件拜在某派名下，反而给了他极

大的创作空间和自由。正如他说：“我是自由派”，在表

演上“没有紧箍咒”，不拘一格，不宗一派，广采博收，似

乎很“杂”。但他的体会是“不成杂家、难成大家”。他生

活在川剧重镇重庆，长期受到地域文化的熏陶，又使他

的表演融入山城人乐观幽默的天性，在严谨的程式之

中注入了清新的生活气息。将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熔

于一炉，做到了雅俗共赏。人们赞誉他是“四川梅兰

芳”、“山城张君秋”，我也曾随声附和。但仔细想来，并

不确切。沈福存就是沈福存，他不需要罩在别人的光环

之下，他有自身的光环和魅力。京剧名家茹元俊在谈沈

福存的旦角艺术时曾激动地说：“要我说，他出世晚了。

他要是生在梅兰芳、生在四大名旦那个时候，那就不是

四大名旦而是五大名旦了。我说这话，是对沈福存先生

舞台表演的客观评论。⋯⋯沈先生在旦行里．我可以这

样讲，是仅存的人物。要好好地重视他。把他的表演研

究研究、发场光大，使得后人继承。”呦福存虽未称派。
但在观众心目中的份量不轻，可与大家、名家媲美。

今天，继承原有流派已经不易，要创立新的流派更

是近乎梦想。十年前，我曾在《个人流派和地域流派》一

文中写道。“人们对新的流派呼唤和期待已久。但迟迟未

见端倪，可见这是不以个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是客

观环境和条件使然。不妨大胆设想，今后如某位或某几

位有实力、有叫座力的演员出面挑班，在剧目生产、用

人制度、经济分配等各个方面有自主权。又有一定的

经济力量和人才群体作后盾，能够排演出一批能充

分体现自己的艺术个性和独特风格的剧目，受到观众

的欢迎和同行的效仿，也许就会出现新的流派。但要做

到这些，谈何容易，这也许只能是纸上谈兵空发议论。

不过，即使今后不再有新的流派，也无须过于悲观，影

视界、话剧界乃至某些戏曲剧种(如川剧、黄梅戏等)，

并不强调流派，但谁也不能否认其中出现了多少杰出

的艺术家和大师，为观众所厚爱，被后学所推崇。更何

况，进入新世纪，各艺术门类的竞争必然更加激烈，而

彼此之间的渗透和交融也必将超过以往的时代，这又

会引起各艺术门类内部结构和生态的变化，我们又何

必抱着不变的态度和固有眼光。为新流派的难产而忧

虑呢?我甚至认为如果一味固守流派，顶礼膜拜，对演

员的创新和个性发展，未必是好事。当今有才华、有志

气、有追求的演员，最要紧是珍惜难得的演出机会，提

高演出质量，尽可能赶上并超越前辈名家的演出水平，

并通过继承与创新，用精美的技艺和独特的风格，塑造

个性鲜明、感人至深的艺术形象，为京剧艺术增添活力

和财富。至于是否能成派，不，必过多考虑，顺其自然为

好。”@十年过去了，我仍然坚持原来观点，照抄于此，作

为这篇断想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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